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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懷
舊
癖
的
人
，
到
上
海
不
免
會
滿
懷
惆
悵
。
那
斗
換
星
移
，
物
是
人
非

的
如
夢
滄
桑
，
經
歷
過
的
人
，
回
憶
起
來
不
禁
感
慨
繫
之
，
而
不
曾
經
歷
過
的

如
我
等
，
則
是
一
個
尋
夢
園
。
上
海
的
繁
華
背
後
，
潛
藏
着
一
種
蒼
涼
，
可
也

不
全
因
為
張
愛
玲
的
﹁華
麗
的
蒼
涼
﹂
。
上
海
已
故
老
作
家
柯
靈
，
在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為
李
恩
績
的
《
愛
儷
園
夢
影
錄
》
一
書
作
序
，
就
曾
說
過
：

﹁愛
儷
園
是
帝
國
主
義
強
加
給
中
國
的
一
場
噩
夢
﹂
這
種
措
詞
與
意
識
形
態
，

當
然
是
﹁時
代
的
產
物
﹂
，
但
說
的
也
是
事
實
。
上
海
往
事
，
不
就
是
這
近
百

年
來
風
華
榮
悴
的
種
種
嗎
？

漫
步
在
靜
安
區
一
帶
的
梧
桐
樹
蔭
下
，
懷
舊
即
成
了
一
種
情
調
。

那
裡
的
老
房
子
，
帶
出
來
的
是
一
種
過
去
歲
月
的
考
定
。
春
陽
緩
緩
西
下

，
你
打
從
高
牆
底
下
走
過
，
不
由
將
深
情
的
目
光
望
向
牆
頭
，
心
想
，
那
高
牆

裡
面
，
曾
經
幾
度
人
去
樓
空
？
而
高
牆
外
面
，
﹁人
面
不
知
何

處
去
，
桃
花
依
舊
笑
春
風
﹂
的
故
事
又
上
演
了
幾
回
呢
？
十
九

年
前
，
我
第
一
次
去
上
海
，
是
隨
作
家
團
前
往
的
。
既
是
作
家

團
，
少
不
免
會
有
些
文
學
活
動
。
譬
如
拜
會
文
學
團
體
、
出
席

座
談
會
、
參
觀
文
化
名
人
或
作
家
故
居
什
麼
的
。
記
得
那
次
的

座
談
會
是
安
排
在
一
幢
氣
勢
宏
偉
的
花
園
豪
宅
裡
。
說
它
是
花

園
豪
宅
，
不
僅
是
因
為
房
子
與
花
園
都
漂
亮

，
更
由
於
那
房
子
的
一
派
富
貴
氣
。
若
以
當

時
的
流
行
語
或
文
藝
腔
來
說
，
便
是
洋
溢
着

布
爾
喬
亞
的
氣
息
。
我
的
座
位
正
好
面
對
着

玻
璃
窗
，
時
值
春
日
，
雖
僅
是
花
園
的
一
角

，
也
能
望
見
園
中
花
木
扶
疏
，
綠
草
如
茵
。

會
後
，
趁
着
大
夥
拍
團
體
照
的
空
檔
，
我
趕

緊
四
處
參
觀
，
要
看
清
楚
這
棟
房
子
的
格
局

。
玻
璃
窗
是
彩
色
的
，
一
道
樓
梯
盤
旋
而
上
；
弧
線
的
雕
花
欄

杆
，
扶
手
漂
亮
而
柔
和
。
天
花
板
上
有
精
美
的
圖
案
雕
刻
。
地

板
是
黑
白
兩
色
的
瓷
磚
，
相
間
拼
貼
，
映
襯
出
過
去
的
時
代
風

貌
。
走
出
花
園
，
滿
眼
蒼
翠
，
淡
紅
淺
紫
的
牡
丹
開
在
矮
矮
的

圍
欄
裡
。
園
中
有
一
座
噴
水
池
，
是
那
種
很
多
雕
塑
的
羅
馬
風

格
噴
泉
。
池
子
中
央
的
維
納
斯
女
神
雕
像
，
美
麗
而
典
雅
，
四

個
可
愛
的
小
天
使
圍
繞
在
她
的
身
旁
。
站
在
噴
水
池
旁
，
可
望

見
樓
上
的
露
台
；
氣
勢
宏
偉
的
大
圓
柱
，
鐵
欄
杆
，
體
現
出
一
派
貴
族
氣
，
但

這
一
切
都
是
經
過
歲
月
風
霜
洗
禮
的
；
在
那
些
清
風
明
月
的
幽
閒
日
子
裡
，
這

裡
的
主
人
想
必
也
曾
閒
步
於
這
花
園
中
，
傾
聽
泉
水
叮
咚
…
…

來
時
沒
留
意
到
大
門
口
的
﹁上
海
作
家
協
會
﹂
牌
匾
，
出
來
時
看
到
，
這

才
恍
然
大
悟
，
原
來
這
裡
就
是
上
海
作
家
協
會
了
！
然
後
又
看
到
《
收
穫
》
、

《
上
海
文
學
》、《
萌
芽
》等
牌
子
，
呀
，
這
些
不
都
是
文
學
刊
物
的
名
稱
嗎
？

上
海
的
老
房
子
、
豪
宅
，
竟
然
也
讓
向
來
與
富
貴
沾
不
上
邊
的
文
學
住
了

進
去
！
想
來
，
還
是
﹁社
會
主
義
﹂
好
啊
，
瞧
，
國
家
的
財
產
，
文
學
竟
也
能

分
到
一
杯
羹
。
而
尋
夢
的
文
人
，
也
不
會
老
去
，
那
是
一
代
接
一
代
永
世
長
存

的
。

《世界日報》每到
農曆歲末就要引用各位
風水、命相大師的預測
，給讀者講一講下一年
的 「運勢」問題。

對於業內人士，命
和運是有區別的：前者先天、長久，較難
更改，後者則後天、短期，可以通過種種
辦法修正。所以，他們的 「運勢」之論，
就是要通過改變風水指點大家避凶趨吉。
可惜我是外行，看了一通 「太歲」、 「黃
道」、 「中宮」之類的專業術語，只覺得
雲裡霧裡，暈頭轉向。不過我注意到的一
點是，各位大師都提出了具體的辦法：什
麼豬型掛件、水晶飾品、種花養魚等等，
想來做這些生意的商人倒可以發一筆財。
命運之事，真是 「難言之歟」。記得上大
學的時候，同寢室有位同學，總是說自己
苦命：小時候是舅舅不親，姥姥不疼，父
母偏愛哥哥姐姐；高考時是第一年失利，
復讀之後才進入我校；平時是霉運連連，
事故頻發。她的家庭情況究竟如何，旁人
無從得知。

可是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應該不至
於受到父母苛待。她的父母來看她的時候
，好像還是非常慈愛的。她高考第一年雖
然不順，可是第二年進的是名校，似乎也

不算失敗。至於平時的事故多，這倒是真的。比方說我們
一起去打熱水，經過踢足球的一群男生，那球不偏不倚，
正好就射中她的熱水瓶。瓶破了不說，她的腿也被燙紅了
。再有，下樓去接個電話，她也會摔一跤。

然而，事故人人都會遇到，不同的是怎麼應對突發的
挫折。旁人可能會一笑了之或者過後就忘的事，這位室友
卻要再三再四、說了又說，覺得這些都證明了她 「命苦」
的事實。我們私下都覺得她雖然沒有祥林嫂的遭遇，倒有
祥林嫂的脾氣。那時大家都是未經風雨、年輕樂觀的年紀
，這位室友又長相俏麗，平日桃花多多。所以，她為什麼
那麼悲觀我們都覺得費解。

當然，在紅塵中輾轉打拚過一陣之後，很少有人還能
完全自信地說 「我命由我不由天」。因為人生的遭際的確
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決定的，再怎麼才高八斗，也需要天
時地利人和方能成功。可是，正如美國人說的，世界上的
人分為 「見到半個空杯」和 「見到半杯水」兩種。同一件
事，不同的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所以積極的態度十
分重要，至少這能讓自己感覺良好。況且，道家說 「禍福
相依」，世界上沒有純粹的好事也沒有純粹的壞事。只要
應對得法，壞事也能變成好事。就算是完全無可措手的大
悲劇，我們也只能說這些是人生的歷練。眾生皆苦，我們
又怎麼能例外？運勢風水之事，我的態度是存而不論。

如果種花養魚、擺弄傢具改善了家居環境，讓你心情
舒暢平和，那也沒有什麼不好。只要不是整日戰戰兢兢，
不查皇曆不出門、不看風水不做事就行了。至於我那位哀
嘆自己命苦的室友，大學一畢業就嫁了一位學長，生了一
個女兒。後來她買了房子，我的室友們去她家恭賀，回來
告訴我說她似乎管家、管孩子都不怎麼能幹，但也並不着
急上火。後來她全家在美國落戶，又生了三個孩子，在家
做全職太太。當年的室友們提起她，反而說： 「她的命真
好，凡事不用操心。」

人在電視機前，也算是一
種人機對話狀態，可以說是很
真實、很自然、很自由、很放
鬆的一種狀態。他不必裝蒜，
也無需裝孫，認為節目好看就
看，覺得不好看一調了之。

趙本山前不久接受湖南衛
視《快樂大本營》欄目組的採訪。他坦白說，自
己在家有時想看看自己的節目也難，因為他的兒
子、女兒常常都鎖定在湖南台，喜歡看他們的一
些節目，好玩。在電視工作者或媒體研究專家那
裡，什麼輿論導向、敘事策略、懸念設置、編排
技巧、表達空間，到了受眾那裡，往往一律簡化
為 「好玩」或 「不好玩」。──受眾都是追求感
官享受的趣味主義者，一般不會也不願意傷害腦
細胞去琢磨什麼主題、意義，只看那玩意兒有沒
有意思，當然，老百姓眼裡的 「好玩」，只是籠
統的表達，這個 「好玩」對電視人而言，往往不
是那麼好 「玩」的。

有專家學者可能對 「好玩」很反感，電視是
個主流媒體、公共平台，怎麼能一味追求 「好玩
」？怎麼能任受眾審美興趣牽着鼻子走？太俗了
吧！可是，天下之大，有誰打開電視是想接受訓
導，聽人嘮叨的？除非他有受虐狂。其實，受眾
認定的 「好玩」，內涵是豐富多彩的，而且那些
能引起大眾感覺共鳴、心靈共振的 「好玩」，一
定是好看的東西、耐看的東西。事實上，如果電
視節目不好玩，就不可能有人樂意看、堅持看，
那麼節目承載再多的意義，又有什麼意義呢？要

知道，受眾普遍認同的那些 「有意思」，對從業者、研究者而
言，才是真正 「有意義」的，不妨套用一句名言，好玩才是硬
道理。我以為，好玩，是大眾文化產品的起點，也是終點。

有人看到上海引進 「既剽竊又毫無文學價值」的郭敬明等
一百四十九名文化人才的消息，表示憤憤不平。有網民回帖，
你可以鄙視郭敬明，卻無法阻止廣大青年讀者群的熱捧。文學
屬於時代，屬於大眾，不太可能屬於文學評論家。

電視不更是如此嗎？它是真正進入千家萬戶的媒體。你可
以批評某個頻道低級無聊，你可以鄙視某檔節目俗不可耐，但
是只有許多人惦記着那個節目、鎖定着那個頻道、喜歡着那種
主持風格，這樣的傳播才是有意義的。說受眾是趣味主義者，
還有些學究味道，準確地說，人在電視面前其實是赤裸裸的享
樂主義者，所以電視本質上應該就是娛樂化的，節目不在娛樂
中爆發，就可能在不娛樂中滅亡。

而且，人在看電視時表現出來的享樂主義，往往還帶有一
點點自虐、自嘲的傾向。一個好看的故事或是好玩的故事，其
實某種意義上就是證明，作為群眾一員的你，眼睛並不雪亮，
簡直是瞎子。那些引人入勝的情節安排裡，你看好某個正派的
人物，一般都沒有好下場，他步步高升，你可能要倒胃口了；
你看好的一對情侶，必定有分分合合的折騰，他們能白頭到老
，你肯定覺得索然寡味……好看的節目，在於一波三折；好玩
的故事便是，你知道了開頭，猜不到結局。

可是，現實的世界，哪有那麼多一波三折？生活基本上是
平淡的、瑣碎的，宛如平常一段歌。也許正是因為真實的生活
中有着太多無聊、無奈，我們才在電視上不斷地搜索 「好玩」
，這是不是也算一種補償心理？其實，電視面前，人皆 「貪民
」，喜新獵奇，永不滿足，電視人稍有懈怠，他們便嚷嚷 「審
美疲勞」。因為有貪民的大量存在，許多電視人常年被折騰得
心神不寧，時不時地要創新、改版。貪官，禍國殃民，而電視
機前的貪民越多，電視會越好看，電視業也會越發達，電視工
作者才不至於在大話、空話、套話堆砌的美麗幻覺裡意亂情迷
、不能自拔！

瑞
虎
辭
舊
歲
，
玉
兔
賀
新
春
。
兔
年
春
晚
，
如
同
定

格
在
滾
滾
娛
樂
車
輪
下
的
一
道
轍
，
賴
着
不
想
走
。
有
人

說
，
兔
年
春
晚
乃
﹁三
無
﹂
產
品
，
魔
術
類
無
亮
點
、
歌

舞
類
無
看
點
、
曲
藝
類
無
笑
點
。

先
說
﹁魔
術
類
無
亮
點
﹂
。
本
來
吧
，
觀
眾
在
﹁接

下
來
，
就
是
見
證
奇
跡
的
時
刻
﹂
的
劉
謙
的
連
續
轟
炸
下

，
對
魔
術
充
滿
了
期
待
，
吊
足
了
胃
口
。
孰
料
，
深
諳

﹁觀
眾
對
魔
術
解
密
的
興
趣
，
已
經
超
過
了
魔
術
本
身
﹂
的
春
晚
劇
組
，
卻
不

按
套
路
出
牌
，
拿
下
劉
謙
，
換
上
林
志
玲
，
真
叫
人
大
跌
眼
鏡
│
│
林
志
玲
作

為
﹁最
美
龍
套
﹂
，
竟
違
背
魔
術
師
職
業
情
操
﹁現
場
解
密
﹂
。
當
然
，
姑
且

就
認
為
林
志
玲
只
是
個
﹁托
﹂
吧
，
那
也
不
能
﹁解
密
砸
場
子
﹂
啊
！
再
者
，

傅
琰
東
表
演
的
金
魚
魔
術
《
年
年
有
魚
》
，
看
似
新
節
目
，
實
則
早
在
二
○
○

七
年
網
上
的
台
灣
綜
藝
節
目
中
，
就
被
表
演
過
。
更
何
況
，
﹁金
魚
體
內
是
否

有
電
圈
或
磁
粉
，
魚
缸
下
有
人
以
磁
鐵
或
以
通
電
的
電
線
形
成
電
磁
場
來
操
控

金
魚
﹂
的
爭
議
，
更
讓
觀
眾
對
﹁虐
待
動
物
﹂
充
滿
了
質
疑
。

再
說
﹁歌
舞
類
無
看
點
﹂
。
以
漿
糊
這
個
外
行
人
的
視
角
來
看
，
綿
延
幾

十
年
的
春
晚
，
每
年
的
歌
舞
都
像
懶
婆
娘
的
裹
腳
，
除
了
數
十
年
不
變
的
《
難

忘
今
宵
》
反
覆
被
人
頌
唱
外
，
看
點
真
是
一
年
不
如
一
年
。
僅
從
歌
看
，
若
兔

年
春
晚
旭
日
陽
剛
組
合
的
《
春
天
裡
》
，
以
及
周
杰
倫
、
林
志
玲
聯
袂
上
演
的

《
蘭
亭
序
》
還
算
小
亮
點
，
那
也
遠
遠
不
如
牛
年
春
晚
的
縱
貫
線
以
及
虎
年
再

聚
首
的
小
虎
隊
呢
！
並
非
要
刻
意
挑
毛
病
，
旭
日
陽
剛
開
口
就
有
破
音
、
周
杰

倫
演
唱
小
跑
調
、
零
點
鐘
響
後
蕭
敬
騰
一
連
幾
處
高
音
沒
上
去
。
這
些
不
完
美

，
才
彰
顯
了
真
唱
的
魅
力
。

最
後
談
﹁曲
藝
類
無
笑
點
﹂
。
無
論
姜
昆
大
爺
硬
撐
相
聲
大
旗
，
還
是
本

山
大
叔
猛
噴
所
謂
的
新
台
詞
，
誰
都
不
能
掩
蓋
曲
藝
泥
沙
俱
下
的
大
趨
勢
。
這

也
難
怪
宋
丹
丹
大
年
初
一
一
大
早
就
發
微
博
稱
：
﹁都
說
今
年
小
品
不
好
，
我

真
知
道
他
們
有
多
不
容
易
。
年
年
上
，
年
年
往
外
掏
東
西
都
快
空
了
。
﹂
且
不

說
﹁走
過
一
片
苞
米
地
，
此
處
略
去
七
八
個
字
﹂
比
黃
段
子
還
涉
嫌
低
俗
，
也

不
說
﹁自
從
得
了
精
神
病
，
整
個
人
精
神
多
了
﹂
照
搬
網
絡
，
也
不
說
背
叛
師

傅
郭
德
綱
的
何
雲
偉
和
李
菁
帶
來
的
相
聲
《
獨
家
錄
製
》
完
全
沒
神
韻
，
簡
直

就
像
耍
猴
表
演
，
單
看
黃
宏
、
小
瀋
陽
眾
大
仙
們
咋
咋
呼
呼
的
恣
意
做
作
表
演

，
就
足
夠
讓
人
感
慨
│
│
﹁春
晚
，
太
鹹
了
！
沒
啥
意
思
了
！
﹂

和一位年齡小一輩，有文科
博士學位的朋友在電郵討論：除
了吃喝拉撒睡覺做愛以外，能舉
出多少樁 「非自己做不可」的事
來？科技越進步，自動化程度越
高， 「躬親為之」的事越少。一

幅內地漫畫，小科員在廁所門口撞到局長，問：
「您這趟是親自來啊？」難怪他大驚小怪，局長大

人下了車，連門也是司機打開的。朋友的回信，舉
出幾種：洗碗、洗衣服、摺衣服、拖地板、擦桌子
、擦鼻涕、挖耳朵、剪指甲、朗誦詩歌。

且來分析，洗碗這類家務事，別人或者機器人
可代勞；擦鼻涕，小時候是媽媽幹的；挖耳朵、剪
指甲是理髮店的活。推廣開去，讀書有陪人，考試
有槍手，文憑可依賴 「辦證者」。 「親自」撞死人

的官二代，有爸爸叫李剛。多年前，某記者以艷羨
的筆調，寫香港某億萬富豪的兒子追求異性的熱誠
──買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送上門去。我反駁
說，玫瑰花攻勢和愛情未必搭界，它只和錢與勢有
關。富家公子從頭到尾，只幹了一件事：按鈴或打
電話，吩咐秘書去辦。餘下的，準備大花籃的有花
店，送花有搬運工，錢打進信用卡，連簽卡也未必
親自。

想到這裡，頗為喪氣。古時候的傳奇 「賣油郎
獨佔花魁」，好不容易攢夠去青樓春風一度的銀両
的窮小子，全憑 「親自」獲得第一紅牌阿姑的青睞
：親自清理她醉後的嘔吐物，洗滌，侍候她就寢，
卻不做愛做的事。如今，愛情差點被錢和權這類外
物包辦了。

好在，朋友最後提到的 「朗誦詩歌」，給了我

一根救命稻草。看官一定說，朗誦，誰說不能假手
於人？請跑穴的歌星，業餘的電視台主持人來，保
證聲情並茂。沒錯。然而，如果指的是文學的薰陶
，心靈的滋養，那麼，它是極端地私人化的，有如
洞房之夜微醺的新娘，抱她上床的必須是新郎。誰
能為 「務必親歷」的審美體驗代庖？事隔四十年，
我還清晰地記住在飢腸轆轆的鄉村，讀普希金的長
詩《奧涅金》。

奧涅金離開村莊後，純情女子達吉亞娜悄悄走
進他先前的居處，面對人去樓空，念出極樸素的詩
句，我讀得滿臉是淚，窗外是欲曙的星空，詩意
的靈魂脫體飛升。

可見，培育愛的情懷，增加學問的厚度，思維
的深度，胸襟的廣度，這些，是萬年以後也必須親
自做的日常功課。

在英倫三島中，被稱作巨石陣的
古建築相傳有數百座之多，惟獨英格
蘭 西 南 部 索 爾 茲 伯 里 平 原 上
（Salisbury Plain）的巨石陣，最為世
人所矚目，成為舉世聞名的旅遊、考
古之地。

這座殘缺不全、造型奇特的古蹟、究竟是祭祀寺廟
、古天文台，還是另有他途？為何人類對它的認知依然
有限呢？新世紀的大規模勘探，能解開這座千古之謎
嗎？

美麗、富饒、如詩如畫般的平原上，分布着旅遊區
、軍事禁區、農牧區及少量的住宅區，各自互不干擾，
相安無事。倒是平原的東南邊角上的旅遊區，成了外國
遊客的關注點，每天至少有三千遊客慕名到訪。

巨石陣旅遊區約佔二十六平方公里，由 「巨石陣世
界文化遺產保護組織」、 「英國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等
組織共同管理。儘管新開設的兩條A級公路，呈三角形
夾着巨石陣區，但訪古心切的遊人，仍將揭開石陣之謎
作為參觀的焦點。甫一抵達旅遊區停車場，即蜂擁而入
新建的特別通道，開始其解讀巨石陣之旅。

進入陣區伊始，按參觀線路指引，遊人可自北向東
環陣區而行。首先進入人們視覺的是低矮的北古墳、西
北區內的指引石及當年留下的濠溝及土堆。根據學者的
提點，巨石陣的方向感極強，它同時還講究南北、東西
的對稱。因此，遊人可在陣區南面找到南古墳、東南區
內可看到另一塊指引石，先人們的智慧，從點滴間可見
一斑。

今日所見的巨石殘陣，依然是人們的參觀亮點，石
陣中巨大的 「撒森石」（Sarsen）散發着一種神聖、威嚴
的氣息，而陣內支離破碎的藍砂岩卻顯得渺小和零落。

據英國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編寫的《巨石陣》旅遊書提示
，公元前三千年，巨石陣周圍最早建起了一道濠溝和土
堆；稍後，這裡出現了樹木結構的圓陣；到公元前二千
五百年，巨石─每塊重量約四十噸的撒森石和每塊重
約五噸的藍砂岩開始進入陣區。撒森石來自陣區外三十
公里的伯爾樂森林區；藍砂岩則是二百四十公里外西威
爾士的普利賽力山脈上的岩石。經過約五百年的修建，
公元前二千年，巨石陣完成其龐大的興建工程，巍然屹
立在富庶的平原地區。

權威的考古專家們推斷，巨石陣分別由兩組外圍圓
陣，和兩組呈馬蹄型的內陣組成。如今人們欣賞到的頗
具規模的撒森石外圍陣，當年是由三十塊巨石組成最外
圍的巨陣，歷經數千年的風霜雨雪，如今只有十七塊巨
石依然昂首屹立。最引人注目的當推向東的 「巨石中心
點」，它由四塊挺拔而立的巨石，與三塊橫臥的楣石構
成，立石上有二至四個碗口粗的凸位，與楣石上的凹位
完美地連成一體。每年夏至日，初升的太陽先照在東北
區的高跟石，然後徐徐照射在 「中心點」上，陽光透過
兩石間一米多寬的空隙，射向內陣的祭壇石上；而每年
的冬至日，日落的太陽則從西南方照射在內陣中。

牛津大學教授霍金斯，通過多年研究，推斷巨石陣
是 「古天文台」之說。他認為，通過巨石陣中石環和土
環的結構關係，可以精確了解太陽和月亮的十二個方位
，並能規測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節的起落。

在外圍撒森石的包圍下，有六十塊藍砂岩組成的圓
陣，可惜歲月已將該圓陣摧毀到難見其形了，只有數塊
倒地的岩石，和三兩塊直立的砂石，證明圓陣存在的可
能性。有專家分析，散失的藍砂岩可能被當地人用作修
房建路了。

內圍陣是呈馬蹄型的撒森石，該陣的擺布是以 「三

石成一組」共五組構成，目前人們仍能清晰看到兩塊直
立的巨石與一塊楣石構成三石架構，如今只留下三組三
石架構，它似乎能彌補外圍圓陣上的缺失。內陣中的內
陣是十九塊藍砂岩組成的小陣，隱約可見到六塊殘存的
石塊，還有一塊倒地的祭壇石。正因為巨石陣的造型與
寺廟外形相仿，加上祭壇石的存在，因此考古專家斷定
，這是一座祭祀寺廟。

巨石陣到底是古天文台、祭祀寺廟，還是另有用途
呢？它到底為何而建？何時建成？巨石如何通過簡陋工
具運送到此？這一連串問題，至今仍然困擾着專家學者
們。著名學者加弗尼指出，巨石陣是地球上被研究次數
最多的紀念碑之一。究其原因，是因為石陣建成的三千
多年間，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記錄，直至十六世
紀國王詹姆斯一世執政後，才正式任命英國畫家、建築
師印迪高．瓊斯，開始研究巨石陣，從而揭開了巨石之
謎。自此之後，隨着 「考古專家」名銜確立，對石陣及
周遭的研究才步入軌道。

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人類對巨石陣的研
究和發掘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借助先進的 「探地雷
達」、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法，專家對石陣中出土的古人
、古物及其地形作出新的評估和認識，因此，有權威專
家指出，在這片綠野、丘陵中，數千年前它可能是一個
宗教、文化甚至是經濟和政治中心。

在二○一○年七月間，英國再次進行一個為期三年
的全面勘探和研究巨石陣的行動。英國《考古》雜誌編
輯畢茲在該雜誌上說，是次活動是一項高水平的研究和
勘探，它將為人類更進一步了解巨石陣，提供更為翔實
、更具信服力的依據。

隨着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化，人類對巨石陣的注意，
不再只聚焦在一座古建築之上，他們的視野不斷擴展。
在索爾茲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陣向北三十公里，是世界最
大的埃夫伯里巨石陣；與平原上的巨石陣統稱為姐妹陣
的巨木陣，兩者相距僅兩公里；與巨木陣相距不遠的是
「涂靈頓石柱陣」等。人們透過參觀巨石陣奇景，有理

由相信，這裡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 「巨石世界」。

今
年
春
節
，
我
在
家
翻
閱
著
名
作
家
曹
聚
仁
生
前
編
選
的
一
本
舊
書
│
│

《
真
正
老
牌
幽
默
文
選
》
，
讀
後
，
很
是
感
慨
！
這
本
書
，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的
﹁文
化
高
壓
政
策
﹂
下
，
曾
遭
國
民
黨
禁
止
出
版
與
發
行
，
能
夠
流
傳
至
今
，

實
在
是
一
個
奇
跡
！
現
整
理
成
文
，
以
供
學
界
參
考
。

一
九
九
九
年
夏
間
，
我
曾
陪
同
中
國
曹
聚
仁
研
究
資
料
中
心
名
譽
主
任
、
曹

聚
仁
胞
弟
曹
藝
，
應
邀
參
加
了
其
母
校
│
│
杭
州
市
高
級
中
學
的
百
年
校
慶
活
動

！
此
次
南
行
，
我
有
幸
獲
贈
一
本
曹
藝
保
存
了
半
個
多
世
紀
的
珍
貴
書
籍
│
│
曹

聚
仁
佚
編
《
真
正
老
牌
幽
默
文
選
》
。

曹
藝
應
我
的
請
求
，
他
在
該
書
的
扉
頁
上
作
了
小
跋
，
對
該
書
的
來
龍
去
脈

，
有
一
個
很
好
的
說
明
。
跋
文
不
長
，
照
錄
如
下
：

﹁這
是
一
本
飽
經
世
變
的
書
，
生
產
於
文
化
圍
剿
的
年
代
，
經
歷
了
避
難
上

滇
蜀
劫
數
。
天
皇
無
條
件
乞
降
，
遠
征
歸
來
（
抗
戰
期
間
，

曹
藝
曾
任
輜
汽
六
團
少
將
團
長
，
率
領
數
千
官
兵
，
遠
征
印

緬
，
戰
功
赫
赫
。
│
│
筆
者
註
）
，
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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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靈
山
側
一
個

小
舊
書
攤
，
跟
着
勝
利
接
收
的
步
伐
，
重
入
紅
塵
，
跟
着
我

歷
中
原
幾
個
古
都
而
入
龍
盤
虎
踞
的
金
陵
，
遇
上
大
革
文
化

的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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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伴
侶
整
批
焚
如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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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結
束
後
，
陳
列

在
抄
沒
後
恩
准
原
主
認
領
發
還
的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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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我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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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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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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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了
半
個
世
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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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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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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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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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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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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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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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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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編
選
的
《
真
正
老
牌
幽
默
文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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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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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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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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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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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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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曹

藝
告
訴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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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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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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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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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近
年
有
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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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各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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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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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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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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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未
收
入
該
書
，
該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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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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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的
佚
編
。

據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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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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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八
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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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曹
聚
仁
書

話
》
所
收
的
《
真
正
老
牌
幽
默
文
選
》

一
文
可
知
，
該
書
確
係
曹
聚
仁
所
編
，

曹
聚
仁
生
前
在
港
時
，
也
曾
保
存
有
該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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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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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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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出
版
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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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沙
、
廣
州
、
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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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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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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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呢
？
是
排
字
工
人
的
不
慎
漏
排
？
還
是
該
書
在
送
審
時
被
國
民
黨
檢
查
老
爺

的
無
情
宰
割
？
抑
或
是
半
個
多
世
紀
流
轉
中
缺
失
了
？
我
至
今
仍
迷
惑
不
解
！
筆

者
在
翻
閱
曹
聚
仁
在
三
十
年
代
初
主
編
的
《
濤
聲
》
時
，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第
二
卷
十
二
期
上
，
發
現
了
吳
坤
仁
所
寫
的
《
京
都
濟
世
堂
發
行
幽
默
大
補
丸

倣
單
》
一
文
，
可
補
該
書
的
不
足
。

筆
者
還
在
《
濤
聲
》
上
，
看
到
這
樣
幽
默
廣
告
，
當
是
曹
聚
仁
的
手
筆
，
抄

錄
如
下
：﹁不

懂
﹃幽
默
﹄
，
做
人
有
什
麼
趣
味
？
不
懂
﹃幽
默
﹄
，
社
會
全
無
生
氣

！
﹃幽
默
﹄
和
﹃諷
刺
﹄
﹃俏
皮
﹄
﹃滑
稽
﹄
嫡
親
姊
妹
；
她
是
大
姊
，
她
最
和

氣
；
莞
爾
一
笑
，
令
人
心
醉
！
老
牌
幽
默
文
選
，
只
此
一
家
，
並
無
子
孫
分
店
在

外
。
各
界
愛
讀
諸
君
，
認
明
和
合
商
標
，
庶
不
致
誤
。
﹂

尋夢園 李憶莙

春
晚
是
﹁

三
無
﹂

產
品

姜
春
康

﹁
運
勢
﹂
問
題

馮

進

英國巨石陣魅力 王亞蘭

親
自

劉
荒
田

曹聚仁佚編《真正老牌幽默文選》
柳 哲

好
玩
才
是
硬
道
理

周
雲
龍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英
國
巨
石
陣

（
資
料
圖
片
）


